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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欺和自由

——对萨特《存在与虚无》中自欺现象的讨论

曹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88

摘　要：萨特通过对人的自欺现象的分析得出了人是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的结论。本文通过分析萨特在《存在

与虚无》中对自欺的考察，将自欺和萨特对人的存在和人的自由的分析联系起来，说明自欺对人的自由来说本质上是一种

逃避自由的行为，而这种逃避却不可能达到目的，因此面对自身的存在和注定的自由，我们只能作出选择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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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始终关心人是怎样的存在。“存在”和“虚无”对

萨特来说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人在日常体验中就

能直接面对的。对于萨特来说，人的存在不在自己之中，人

的存在也不是世界，而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我们时时刻刻

都在和世界打交道。在自欺的问题中可以看出人是这样的存

在：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这是因为人自身的超越性，

人无法在时间化的过程中实现完全的自身同一，时间中产生

了人的存在结构，人超越了自身之中的存在，即自在。人也

超越了自身，人不是被过去的自己决定自身的本质，相反，

未来的自己决定了现在的自己的本质，也就是说，人生来就

是自由的。而人若试图通过自欺来逃避自由，是否可能呢？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萨特对自欺的分析，说明了

自欺的结构以及人进行自欺的目的，第三部分通过萨特的自

由观的介绍说明了人的自由的必然性，即人只要存在在世界

上那么自由和因自由而产生的选择和责任便是不可逃避的，

因此，自欺作为用来逃避自由和责任的方式注定会失败。最

后得出结论，作为存在于世界中的人，只能接受自由这个事

实，承担起自己对世界的责任。

自由

萨特说 :“人由于注定是自由的，把整个世界的重担扛在

肩上，他对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自己是有责任的 [1]。”

作为自为的存在，一个人不仅要承担自己的责任，还要承担世

界的责任，人总是生活在世界中，总是和他人生活在世界中。

世界并不是通过自身向人显现的，而是因为“我”的

介入，才让世界向自己显现出来。由于我的介入，我就必须

面临因此而显现出来的一切，如威胁，如麻烦。我们的一切

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因为我们自身的存在，因为我们自身

的自由，因为我们的选择，因为我们的一切行为才造成了我

们必须要面临的处境。

于是，生命中面临的一切，我们都负有责任。因为我

的生命中面临的所有一切都是由我来进行决定的。即使是那

些看似是偶然的社会事件中，例如战争，被动员参与战争的

我好像是被迫加入这场战争的，然而这仍然是基于自我决定

的结果。因为这场我加入的战争仍然是我的战争，我仍然有

选择的可能，我可以选择逃跑，自杀等，然而我出于各种各

样的顾虑，选择了参与这场战争。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都有

作出不同选择的可能。但是只要参与战争之中，那就对其付

有责任。这场战争因而是“我的战争”，是我通过它来进行

自我选择并且通过自我抉择来选择它，因为我的介入，战争

才对我涌现出来，所以我必须对其负责。

自为的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除了责任本身。也就是

说，对于我的出生，我们是无法选择的，这是一种完全的事

实性，然而这个事实性却是在我要超越它而走向我的目的时

才显现出来。因此，萨特说，事实性无所不在却不可把握，

我们遇到的只有责任。我们无法对事实进行诘问，只能选择

面对事实的态度，那就是肩负起事实的责任。所以我们只能

肩负起出生的责任。这样，出生这一看起来我们完全无法选

择的事，我们仍然只能担负其对出生的责任。因此我注定要 

完全对自己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这样一个存在 : 这个

存在是作为存在在其存在中关心其存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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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说，我们对世界完全负有责任，对逃离责任的欲望

本身也负有责任。自欺就是一种想逃离责任的欲望。因为我

注定要完全对自己负责。面对这个我们一出生就要完全对其

负责的世界。萨特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能在哪怕

是短暂的一刻脱离这种责任，而这责任是我们与生俱来。我

们自己是孤独的，无助的，介入一个我们对其完全负有责任

的世界。由此不管是自由还是责任，都是我们存在就注定有的。

我们的自由注定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做决

定，没有什么能取代我们做决定的需要。当然我们可以拒绝

做决定，拒绝作出选择，但是不作选择也是一种选择，那就

是“选择不去选择”。每一个行动其实都是一个选择，都是

一个决定，我们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懦弱的人，选择承认自己

就是个胆小鬼，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决定都是自由的。自由是

作为自为的存在的人注定的。自由不可逃避，选择也不可避

免，责任也无法逃避。

在这里，我们要担负的责任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还有

世界的责任。我们的任何决定，不仅会改变我们自身，而且

由于我们和世界接触，和他人接触，于是我们的决定也会改

变我们接触的世界，世界的意义由我们赋予。

自欺看起来是逃避自由，实际是逃避责任。面对这个

我们一开始需要担负责任的世界，一开始就要因为自己的选

择而面临众多可能性后果的世界，逃避似乎显得理所应当。

于是我们拒绝面对后果，拒绝承担责任，拒绝作出选择，将

自己限制在某个身份某个行为所代表的意义中，拒绝自己本

应该面向的无限可能性。然而，人的本质的存在就是一个自

由选择的过程，拒绝选择，也就是拒绝人的存在本身。

在萨特那里，自由是绝对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

事情，而绝对自由就意味着绝对的责任，人需要为自己的选

择负担责任，没有人能代替他承担责任，因为上帝也不存在，

“……他不论在自己的内心里或者在自身之外，都找不到可

以依赖的东西。他会随时发现他是找不到借口的。”[2] 一切

都是可选择的，只有自由不是，就像人的出生一样，人的存

在是一个事实，人的自由也是一个事实，任何存在着的人都

是自由的。萨特说，“我们进行的选择是自由的，但是我们

并不选择自由 : 我们命定是自由的，我们被抛进自由。”[2]

随着自由而产生的责任就是我们要肩负的重担。对于

这些责任的重担，人会产生焦虑，于是总是要想办法逃脱责

任，逃避产生责任的自由，于是人进行自欺。

自欺与自由

萨特主要在《存在与虚无》的第三章对自欺进行了分析

和描述 [3]。自欺是意识将否定指向自身而非外部的态度。例

如撒谎，就是意识将否定指向外部，而自欺则是对自身的否

定。自欺是在同时的当下实现的。自欺对意识来说是透明的，

因为被欺骗者和欺骗者是同一个人。在实施自欺过程中，被

欺骗的时候人完全能够看到这个对自己的谎言背后的真相，

能意识到对自身的谎言背后的实施欺骗的意识。分裂开的欺

骗者和被欺骗者是不存在的，自欺中只有意识自身的统一。

自欺是一种用来逃避“焦虑”[3] 的方式。何谓焦虑？人

作为自由的最直接的存在，对自己作为自由的存在的情绪就

是“焦虑”。焦虑这种情绪本身也体现出了人的自由。 焦

虑这种情绪不只是对对象，而是对对象和自身关联。焦虑是

是对我们存在的自由的直接表现。

焦虑来自人对自己的反思性的把握，把握到自己对自

己过去的决心的完全无效性，人无法达到自己过去所有的决

心过去所下的决定过去所作出的选择所期望结果，也就是难

以达到自己所要下定决心期望达到的后果。而能够下定决心

做某事，期望自己成为自己意愿成为的人，这是作为自为的

人才具有的可能，是人的自由而使得人能够作出决定下定决

心。但是这样带来的结果却产生了和自己期望的结果的差

别，于是人感到焦虑。

焦虑是对于未来的焦虑和对于过去的焦虑，过去下定

的决心然而自己未来可能达不到这种决心所要求的结果。而现

在的我却又由那个未来的我来决定，未来的我却是现在的我难

以把握的。即使我们作出一个选择，下定某个决心，一个选择

意味着一个结果的可能性，然而当我们面对这个选择结果的可

能性时，我们也会意识到我们面对更多其他的可能性。

为了逃避自己不想面临的可能性——因为自己还没有

把握住，为了逃避由此可能产生的非预期的结果，人不由得

感到焦虑。而为了逃避这种不好的情绪，人需要让自己分心，

比如采取自欺这种态度。这里就存在着当下的自己对未来的

自己的责任，责任是伴随着自我的存在而产生的。因为责任

来自于自身的选择，对选择和作为的结果的承担。

自欺的结果

既然自欺是用来既然自欺是用来逃避自由的，那自欺

是否真的实现了逃避自由逃避责任这一目的？

按照萨特的观点，意识对于自身具有透明性的。基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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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透明性，人在进行自欺时，是能够意识到自身在自欺的。

当人在进行自欺的时候，例如当咖啡馆的服务员努力扮演好

这个他原本所不的身份的时候，他需要思考这个身份需要做

出怎样的行为，当他思考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意义和行为的时

候，思考如何扮演好这个身份所代表的社会角色的时候，他

一定会意识到自身不是这个服务员身份的。

萨特说，人随时会被打断以致苏醒到怀疑或正确的信

念中去，自欺只是意味着一个持续的和特别的生活方式。持

续和特别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自欺不是正常的一般的生活

方式，也说明了自欺并不可能长久持续存在，不可能是我们

生活本身，也不可能是成为生命中唯一的生活方式，它具有

暂时性和不稳定性，所以也意味着即便一个人处于一个自欺

的状态中，但是他总会从自欺中“醒过来”，要面向真实的

生活，面向没有自欺的生活，面向超越的可能性。萨特又说

我们既不能拒斥也不能理解自欺，所以出现了羞耻或者说尴

尬这种情绪。我们总是有可能时不时地处于自欺的状态之

中，但是我们又必须得面临我们运用自欺这种状态想逃离的

所是。我们不能拒斥，也就是说自欺具有一种吸引力，这种

吸引力让我们选择自欺，那就是逃避自由，那就是逃避选择，

安于现状。

最后，人要么从自欺中脱离，直面选择，承担选择的

责任，要么被自欺限制在当下，禁锢住自身。然而正如前文

提到的，自欺不可能是长久的，也不可能达到彻底地否定自

己的程度——因为自欺就是对自己所作的否定判断，因此，

自欺的最后，我们总是要面临我们的自由，总是要作出选择。

我们总有成为超越的，不是自身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

人不断地进行自欺，那也就是选择自欺，拒绝给予自身更多

的可能性，拒绝给予自身更多的意义。

自欺的意义

自欺不仅具有否定态度，它也可以是积极的朝向。其

中重要的是实践，这里的实践就是指进行积极选择的行为。

例如一个原本懦弱的人，他可以通过自欺告诉自己就是一个

勇敢的人。这里他人仍然是一个懦弱的人，就像萨特在其戏

剧《禁闭》中刻画的逃兵的形象，他一生的行为都表现了他

就是个懦弱的人，然而他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总是找各种

借口，然而他所作出的选择——当一个逃兵的事实行为确实

已经表明了他是个懦弱的人。当然，他认为他不是他所是，

他对他本来所是的性格进行了否定，但他只是想逃避原本懦

弱的他的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他人的异样的目光，这并不自欺

的积极的朝向。而是，如果一个懦弱的人，面对选择，面对

自己胆怯且不敢尝试的事，他告诉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当

然，他过去总是懦弱的，但是此刻他为了作出选择，他通过

告诉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从而真的做出了勇敢的事，在这

种情形下，他利用了自欺，利用了自己的超越性方面，使得

自己成为了自己真的以为的勇敢的人，他成为了他原本所不

是的人，这是自欺的积极的一面。但是，这里的关键是，这

个懦弱的人变成一个勇敢的人，不只是通过自欺，更重要的是

通过实践，也就是说通过作出选择，下定决心，他让这个原本

他所不是的勇敢的人变成了事实，不再是超越性的。如果他不

作出这个勇敢的行为，而是只是告诉自己是勇敢的，那么在他

仍然是之前那个懦弱的人，犹如《禁闭》中的逃兵一样。但是

他通过选择，通过行为，让自己成为了自己希望成为的人，此

时他如果说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就不是自欺了。

总结

人的自欺就是在面临自由和随之而产生的责任时，所

选择的一个逃避的办法。 在萨特那里，自由是绝对的，这

毫无疑问给予了人无限的希望。然而，绝对的自由并不意味

着可以为所欲为，责任就是对绝对自由的限制，不只是个体

的责任，还有对世界的责任。自由总是伴随着责任，人一出

生就肩负起的绝对责任给予了绝对自由以限制。自欺的存在

就是人对自由和责任的逃避的结果。但是既然人的存在就是

人的自由，那逃避自由就是逃避人的存在，逃避自身的存在

显然是不能的。自欺，在众多意义上只是给自己套上一个枷

锁，将自己禁锢在当下所是和曾经所是的处境中。

既然人的自由是注定的，人的存在就是自由的存在，

逃避自由，就是逃避人的存在。对于存在这个事实，我们是

无法改变的。我们在作出选择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在改变世界

的意义，自由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只有积极地接受，自欺是

一时的，而自由和责任是人终将要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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